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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八回第三十八回  誓同心夜探玲瓏島　逢絕地幸喜遇恩師誓同心夜探玲瓏島　逢絕地幸喜遇恩師

　　　上回書說到：田子步到玲瓏島探視，可把韓忠他們嚇壞了！他們認為，這一定是田老八到這兒探聽消息來了，便對司徒朗

說：「哥哥，我們可就指著您了。」司徒朗一擺手：「你們別管，該站著站著，該坐著坐著，來呀，把田八爺給我帶進來。」

　　進了玲瓏島，田八爺心裡就為難啦，挑簾來到大廳，田八爺一看，哎呀，這勢派可不小哇。四哥、五哥、七哥都在這兒坐著，

小兄弟的都在旁邊站著。

　　司徒朗左胳膊支在桌案上，用左手托著自己的前額，往桌上一趴，連理都不理。田八爺邁步往前來，低頭道：「兄長在上，小

弟田方拜見。」司徒朗仍然不理。田八爺連起都不好起來，又道：「哥哥，小弟田方來看您了。」司徒朗還是不理。八爺一想：看

來您是不理我了，我田方人稱「小武侯」，我要不能和您說上話，我還叫什麼「小武侯」哇！於是田方自己站起來到了案子前頭，

「啪啪」雙手一拍桌子道：「哥哥哎，冤死田方，屈死田方了。」

　　趴在司徒朗耳朵邊直哭。哎喲，哭得這個痛哇！別人也沒人言語，也沒人勸。

　　哭來哭去，把司徒朗給哭煩了，「叭」一撥楞腦袋：「田方你哭什麼！我死了麼？上我這兒嚎喪，你噁心我！」八爺心說：你

愛怎麼嚷就怎麼嚷，你不是說了話了嗎？說了話就好辦。「哥哥，我田方冤哪，我冤死了，我沒處訴冤去，只有在哥哥您這兒訴

冤。」司徒朗耷拉著臉：「你怎麼冤哪？你說！」

　　「哥哥，你容我說話嗎？」「這叫什麼話，叫你說你就說。」「好吧，我應當不說，可哥哥您非讓我說，我就只好說了。」

　　田子步擦了擦眼淚：「自從小弟來到玲瓏島，屈前奉教，屈指算來，已經十幾年了。哥哥，小弟自認為沒有得罪哥哥的地方。

只是由於這些年來山裡事忙，我掌管著一些事務，分不開身，不能給哥哥及時來請安。可每逢到了節年，或兄長的壽辰，我總派人

給哥哥把禮物送到島上，小弟視兄長如師，兄長帶小弟親如手足。這一次我親臨玲瓏島，甭管幹什麼來了，哥哥不看僧面看佛面，

不看魚情看水情。哥哥，您這麼樣拒絕我，我給哥哥磕頭，您不理我，我心裡難受呀，當年我給哥哥拜過師呀，師徒之情，手足之

義，哥哥，您就沒有一點憐憫小弟之心嗎？好像是我素常來往，對哥哥孝敬不夠，讓哥哥挑了我的眼。如果這樣，我還哭。」田八

爺放聲大哭，哇哇，淚如泉湧。

　　「得了得了，別哭了。」「不，我不哭難受。」「嗨！得了得了，算我不對。」

　　司徒朗一看田八爺這麼哭，他的心就軟了。「坐下坐下。」「我是坐下，我惦記著跟您說會兒話，我還要走呢。」「好吧，你

說吧。」「哥哥，您也知道八卦山的事兒，可能我這三位哥哥和姪子兒都跟您提了，他們也都在這兒坐著呢，可這件事的原委根由

您可不知道。」田方就把這件事由頭至尾說了一遍。

　　「既然我們跟人家打了賭了，君子一諾千金，不能反悔。試藝五絕，我們八卦山輸了，就應該把兩個孩子交出去。退一步說，

兩個孩子逍遙法外，但國寶不能不還朝哇！我就問您，偷了皇上的東西總不給，那成嗎？甭說偷皇上的東西，偷您的您乾嗎？」司

徒朗一聽：「對呀，偷我的我也不乾呀。」

　　「可不是嗎，可他們不顧手足之情，到您這兒來花言巧語，跟您說了好多的話，要不您不至於對我這樣，您不理我，我心裡怪

難過呀！我這次來，就是想問問哥哥，您能不能答應我三件事？頭一件事，您讓他們大家回去，一是保全我們八卦山弟兄八個的手

足之情；二是使人家童海川銷票無事；三是從今以後，把您和我哥哥李昆的隔閡打消。老人見了老人親哪，一番相見一番老，能得

幾時為弟兄。哥哥，您已經八十多了，您還活八十多呀？您眼前頭，誰是您的近人親人哪？您不就這麼兩個師弟嗎？哥哥，您怎麼

就這麼心眼兒死呢。」司徒朗一聽，心說：這個八爺，跑到我這兒，還編排我一堆不是。

　　便說：「好吧，你往下說。」「我要求您從今後跟八卦山就像一個人一樣，我們大傢伙兒雲消霧散，您看不好嗎？」「老八，

說真的，你這片話打動了哥哥的心。可有一樣，受人之托忠人之事。我跟你哥哥李昆倒沒什麼，相反的，姓童的這些人怎麼這麼厲

害呀？請出王十古，試藝五絕。當然，國寶應當還朝，韓寶、吳志廣這兩個奴才也應當打官司，就這麼樣讓他們回去我可不乾。你

回去吧，讓你哥哥李昆到我這來一趟，如果你哥哥不來，那就讓侯振遠和童林到我這兒來一趟吧。我們總得見一下子手兒，事情都

好辦。你看怎麼樣？」田八爺心說：我的目的就是瞧他們在這兒沒有，別的我不管。「哥哥。我哥哥李昆來了，你們哥兒倆言歸於

好是件好事，如果侯振遠、童林來了，你們言歸於好，把兩個孩子交出去，把國寶交出去，從此化險為夷，我們雙方打消了心裡隔

閡，那當然更好。可人家到了這兒，你們要是翻了臉，當場動手打起來了，手足相爭，弟兄變目，我這三個哥哥帶著兩個姪子，從

您這兒又跑了。這樣，人也得罪了，仇也結下了，國寶也不能還朝，我們八卦山的事兒也完不了。反而讓我的兄長李昆七十好幾的

人，心裡為難受窄，我做兄弟的，心裡可彆扭哇。」田子步口似懸河，舌如利劍，不愧小武侯，司徒朗果然上當了。「你放心，他

們爺幾個，誰也跑不了。」韓忠心說：田老八，好小子嘿！你這一句話，就要了我們爺兒幾個的命了，我們再想從玲瓏島跑可就難

了。司徒朗這人說話是算話的，田方一抱拳：「哥哥，要是那樣，我就回去一趟。我哥哥是不是來，人家侯、童是不是來，那就另

說了，反正我把話給您帶到了。」「好吧，我等你們三天，走吧。」田八爺轉身形出大廳，出了玲瓏島，上了自己的小船。

　　船打回頭，唰啦啦順水路往回來。都到下午了，田八爺下船上山，順著八卦山往裡走，一直來到中央戊己土大廳，爺幾個全在

這兒等著呢。八爺進來，就把事情經過全說了。侯振遠和諸位老俠一聽，都稱贊說：哎呀，田老八這個小諸葛還真了不起，一個拴

馬樁把這仨哥哥、幾姪子全給拴住了。「我哥哥司徒朗說了，您不去不行，侯、童二俠不去也不行，給人、給國寶，都得你們去。

」李昆面色蒼白，老俠侯振遠一擺手：「事情不是到了這地步了嗎，咱們大家從長計議，人多主意多，大家商量個主意，太極公念

手足的情誼，司徒朗老義士也是個赤膽忠心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人物，他不是個壞人。」

　　大傢伙兒一塊坐著說話，圍繞著玲瓏島的事情議論開了。田八爺又把玲瓏島的情況給大家仔細介紹了一遍。直到掌燈吃晚飯的

時候才散。

　　海川在吃飯的時候，可就一聲沒言語，吃完了飯，回到了自己房裡。心想：事情是誰的？是我童林的，商量的結果也沒有個最

好的辦法，有說打的，也有說暗探的，總之都不容易。不過我童林也得試試，也得嚐嚐！乾脆，今天晚上我上趟玲瓏島吧。海川又

想：甭說上玲瓏島，出人家這個九宮八卦連環堡都不容易。海川正愣神呢，瞅見門口站著一個侍候的僕人，海川點首讓他進來。這

個人也就二十多歲，身子骨很棒，穿著一身藍，煞著絨繩，灑鞋白襪子，漆黑的一條大辮子盤在腦後。「你姓什麼？」「童俠客

爺，我姓王，排行第三，莊主爺給我起了個外號叫機靈鬼王三。」童林說：「你很機靈啊，在八卦山呆了幾年了？」「童俠客爺，

我在八卦山可呆了好幾年了，我從十來歲就在這兒，有好多年頭了。」「你家裡還有什麼人呢？」「還有爹、娘、兄弟姐妹一大家

子人呢。」「你在八卦山掙多少錢？」「嗨，這二五眼的事兒，一月一兩五錢銀子。」海川一抻手，拿出十兩銀子來道：「給你這

十兩銀子，買雙鞋穿。我看你在這兒侍候我忙忙叨叨的，我心裡很過意不去。」

　　「哎喲，這，這我怎麼敢呢，我們八莊主早就有話兒，不讓我們要客人的錢。」

　　「嗨，拿著吧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不就完了嘛。」「那我就謝謝您了。」王三也就收起來了。童林問：「王三，這個九宮八卦

連環堡你熟嗎？」「閉著眼，打個滾兒都能來回走。可您剛到這兒，您不知道。」海川點頭：「噢，我悶得慌，你能不能帶我到你

們這個九宮八卦連環堡外面去溜溜？」「喲，這麼晚了，您還出去？不過您老人家要樂意的話，小子我可以陪您出去。」

　　海川把子母雞爪鴛鴦鉞帶好了，就跟著機靈鬼王三打九宮八卦連環堡中出來。

　　八卦連環堡周圍都是大山，海川抬頭看天，滿天星斗，銀河耿耿，玉露冷冷，夜靜更深。喝，這夜景真幽美。「俠客爺，您剛



來到我們這兒，要說這八卦山確實不錯。您是在這站一會兒就回去呢，還是想溜溜？」「你們八卦山，四水團圍，船可得多呀。」

「好！大小船隻一百多條呢。」「在哪兒擱著？」「嗨，有船塢哇。您琢磨琢磨，沒有船塢哪行呀。」「這船塢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船塢？您打聽那個乾嗎？俠客爺您幹什麼？」「王三，既然山頭這麼美，我想下山到船塢找條船，逛逛南盤江，這江中的夜景更

美呀。你說對嗎？」「嗨，俠客爺，您真是個風雅之士呀。」童林心說：我還雅呢！

　　「真的，咱們南盤江的夜景可美極了，要是您老人家樂意，我就帶著您到船塢去找條船，陪著您到船上去走走，您老人家也高

興了，掃去白天的愁雲，回去好美美地睡上一覺。」

　　兩個人就順著小道下來，轉來轉去，轉到了東面兒，到了船塢。「俠客爺，咱們山裡也沒事兒呀，可今兒怎麼一隻船也沒有了

呢。」海川一瞧，可不是嗎，船塢裡空蕩蕩的，除了水，什麼沒有，沒聽說八卦山要幹什麼呀？

　　王三也納悶兒。「俠客爺，我們有一百多條船呢，怎麼沒有了呢？哎，那兒不是一條船嗎？」王三往江裡一指，遠遠的桅桿上

有一個小紅燈籠，時閃時滅。「哎啊，真是一條船。」王三高興：「喂，您看見沒有，它往這邊兒來了。」果然，這條船漂漂悠悠

往這邊划過來了。「嗨，過來，船家！」機靈鬼王三一喊，這只船越來越近，來到了江邊。攏了岸，係好纜繩兒。海川一看船上只

有兩名伙計，船頭有夾桿，一根長竹竿挑著燈籠，船艙板兒全蓋著。

　　機靈鬼王三問：「你們二位幹什麼呢？」「我們是奉爺命巡邏的，回船塢交班。哈哈哈，您是哪位？」「我是中央戊己大廳的

伙計，叫機靈鬼王三。」

　　「哎喲，王三爺，您二位幹什麼呢？」王三指著海川說：「認得不認得？這是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海川俠客爺。俠客爺要到江

中看夜景，找了半天，可沒找到船，這船都哪兒去了？」這兩個伙計也搖頭：「我們走的時候還滿著呢，怎麼一會兒工夫全沒

了？」「不要緊，俠客爺也不白使喚你們。」伙計說：「嗨，俠客爺要到江上轉轉，給錢不給錢都行，我們還不是應該伺候嗎？請

您上船吧。」王三可說：「俠客爺，我陪您上船吧。」「怎麼，你陪著我去？」「那可不是嗎。」「那我想想。」「您想什麼，我

一個人在這裡等著合適嗎？」海川想了想：「這樣吧，我給你找個地方，你等我一會兒，我轉一轉就回來，到原地找你。」王三點

頭：「也可以。」海川往回轉身，領著王三往前走半箭之地，過了一片樹林，有一個山坎，抽個冷子，就把王三的脖子給掐住了，

往下一按，碼肩頭攏二臂，四馬倒攢蹄捆結實了，拿中指一揉他的氣管，這下把王三憋得夠嗆了。「俠客爺，我可沒得罪您哪，您

幹嘛把我給捆上呀？」「王三，事到如今，我不能不和你說實話了，我有心趕奔玲瓏島前去探路，順手捉拿你家少莊主韓寶、吳志

廣，把國寶請回來。一天不拿回二小、得回國寶，事情就完不了。我看你們莊主也挺著急，不瞞你說，他是我的師哥呀。我如若不

把你給捆上，你回八卦山一報告，我的船走不了就被人家追回來。我只好對不起你了。回來之後，我還要多給你幾個錢。」

　　「俠客爺，您放心，您把我給解開，我決不言語，決不……」海川斬釘截鐵的說：「你別再說了，你說出天王來，我也不能相
信你。」撕下王三一塊衣裳襟來，「叭」地一卷，把這塊破布條塞進他的嘴裡了。王三都要哭了，海川轉身形回來，到了江邊。對

二人說：「你們二人多受累。」又掏出七八兩銀子來說道：「得了，這點銀子給你們買壺酒喝。」「哎，俠客爺，我謝謝您了。」

「這算什麼。」海川用手一指：「大江之上就行了。」眨眼之間，船就「嘩啦啦」地向東順流而下。走到半江中心船可就不走了。

海川一愣：這下可完了，自己在岸上是俠客爺，到了江心可就不靈了，自己不會水呀。

　　他一伸手把包袱皮打開，拿出雙鉞來：「你們要幹什麼？」「哈哈，俠客爺，您把我們當壞人了，我們是八卦山的船，能是壞

人嗎？」「那麼你們倆為什麼不走了？」「啊？因為有個朋友在等著您呢。」海川一愣：「朋友？在哪兒呢？」「您看！」把艙板

打開，「噌」的一下，一個人就竄出來了。身輕似燕，往這兒一站：「你好大的膽！」海川一瞧，哎喲，原來是自己的哥哥，聖手

崑崙鎮東俠侯廷侯振遠。

　　前面說過，這哥倆算是過心了。酒席案前，大伙吃著飯，你出個主意，他出個主意，海川可始終沒說一句話。老俠侯振遠就

想：他怎麼能不說話呢？

　　大家出主意是為了他呀，怎麼著也應該有所表示呀，一聲不言語，噢，心裡憋著鬼哪。所以侯振遠吃完飯，也推說休息，來到

自己的房中。伙計進來伺候，老俠一看，便問：「你姓什麼？」「噢！老爺子，老莊主叫我來伺候您老人家。我叫機靈鬼王三，您

老人家沒來時，我就知道您鼎鼎大名。」老俠拿出十兩銀子來：「這個給你。」「哎喲，老俠客爺，您這是幹嘛？我可不敢討您的

賞錢。我們莊主爺不叫跟客人要錢，您是老前輩了，我們應當伺候著。」侯老俠把自己的心裡話說了：「童林一定要夜探玲瓏島，

我求你幾件事：一是把我帶出八卦山。二是到船塢傳我的話，把所有的船隻都調離，只留下一隻快船。再有一件，我一切準備好了

以後，你到童林那屋裡去，故意在門口轉，他要你帶他去船塢，你就去船塢，然後你把我們這條船叫到江邊來，你就甭管了。完了

事之後，我們還要多給你幾個兒。」

　　老二位一前一後，打八卦山出來，到了船塢。老俠客爺有吩咐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……因為整個八卦山的人全知道，也知道
四、五、七三位莊主帶著二小和國寶逃奔玲瓏島去了；也知道老莊主李昆在這裡頭為了難。老俠侯振遠告訴王三：「王三呀，照我

的話去辦吧。」於是王三回來，跑到海川門口一晃悠，故意地露面。

　　海川上了船，船往前走，半江之中，一開艙板，老俠侯振遠出來了：「你好大膽呀。」海川先是一愣，然後大笑：「哈哈哈，

江湖上都說侯不離童，童不離侯，看來咱們哥倆想一塊兒去了。」「胡說，我讓你回！這玲瓏島不比達摩堂，達摩堂全是武術，憑

我弟兄的本領和經驗，也都能對付。這玲瓏島都是消息、埋伏，有再大的能為，蹬上消息你也得喪命傾生。依我說，你給我回去。

」「哥哥，咱們已經到這兒了，還能回去嗎？我童林想的，也就是哥哥您想的，玲瓏島就是地網天羅，我們哥兒倆也得去！難道二

賊不拿了，國寶不要了？」老俠侯振遠低頭不語，半天才抬起頭來：「看來是非去不可？」

　　又回頭招呼兩個伙計道：「船家，你把我們渡到玲瓏島，哪裡能靠船，你就往哪裡靠。」老哥倆各自一摸軍刃，跳上船，「刷

啦啦啦」幾十里水路，一會兒就到了。黑壓壓，霧沉沉，玲瓏島猶如一個大蘑菇相仿，煙環霧繞，全山玲瓏剔透。靠南面的山上是

大塊大塊的山石。山根處全是蘆葦，十分險惡。

　　水手說話：「二位俠客爺，您看這是玲瓏島的南山坡，只有這兒能靠船，但能不能上去，我們哥兒倆可不保險。這玲瓏島的消

息、埋伏非常厲害，沾上死，挨上亡，你們二位可要多加小心。」說罷拐回去了。

　　海川看了半天，一拔腰，「嗤」身形飛起二丈四，奔了上去。侯振遠一看海川蹦上去了，也拔腰，奔這個方向來了。等侯振遠

上了一塊石頭，再找海川，沒了。鎮東俠一陣發怔。其實，海川飛身形起來，沒說兩句工夫，腳尖一點石頭，就發現前面有個人。

「嗖嗖嗖」順著山縫就追上去了。海川心說：我們哥兒倆剛進玲瓏島就被發現，他進裡邊一報告，我們哥兒倆的命就沒了，必須追

上他。無奈前面的人跑得還挺快，眼看都要追上了，前面出現了一個山洞，那個人「嗤溜」一下鑽了進去。海川一分雙鉞，腳尖一

點地，「噌」地一下也竄進去了。「嗖嗖嗖」海川就順著前方聲音追過去了。過了一個山孔又一個山孔，有的地方能看到星斗的光

華，能看見半輪新月，有的地方看不見。海川腳底下攢勁，手捧雙鉞，「刷啦啦」鑽了幾個山孔以後，就聽見水響了，「嘩……」
好像從一個山孔鑽出來似的。外頭有亮，等海川出來一看，這個人不走了，貼著前面山根站住了。腳底下是一片沙灘，不太大，淨

是石子、沙粒。從西北角山上下來的水往下流，「嘩……」這塊地雖然不大，四週的山頭都往裡拱著，當中露天，水從西北下來，
好像一個井口似的。從這個地方往上走，也有四丈左右，周圍都往裡拱著。在山根這兒，這個人不動了。海川伸手一摸不是真人，

是個竹片做的，外面套著真人的衣服，煞著絨繩，假腦袋，臉衝裡，仔細看下邊有線槽兒。這些個假人，一個接一個，把海川引到

了這裡。

　　海川心想：這是什麼地方？看看眼前，頭頂上這個山就不好辦，都是像鐘乳石一樣，犬牙交錯地下垂。海川雖然會壁虎游牆的

功夫，可這兒，他沒法爬，跟大冰川似的，你身子貼不上，氣吸不上來，固定不住，所以沒法辦。



　　哎呀，好像一個大窩棚，只有頂上透天，底下有水有沙灘。假人既然把我引到這兒來，看來這是個危險的地方，事不宜遲，我

得趕快回去。按著原路逃離此地，去尋找兄長侯振遠。

　　海川順著線糟往回去，走到一個山窟窿，他鑽進去了。進去以後，看不到腳底下線槽了。連轉三個山窟窿，出來一看，還是剛

才這裡。再從別的地方鑽進去，鑽了幾個窟窿以後，出來一看，還是這兒。明明看著是個活洞，鑽進去以後，什麼都摸不著，全是

石頭，死的。明明像是死洞，確又能往裡鑽，鑽來鑽去，鑽了兩三個洞以後，又鑽回去了，找不到進來的道路。海川心說：哎，這

不是把我給困死在這兒了嗎。海川仔細看前面的石頭，也就是把他領進來的那個方向。站在水邊上，抬頭往上看，借著星斗的光

華，新月的光華，才看見北面山坡上的石頭，上面定著三個大紅字「鎮海川」，好像這個地方就叫「鎮海川」。哎呀，海川看見了

這個地方，激靈靈打了個寒戰，怎麼這個地方叫「鎮海川」呢？我叫童海川，這兒叫「鎮海川」，我不是有點犯了地名了嗎？想當

初後漢三國，兵發雛城，龐統龐世元龐軍師來到落鳳坡，被張仁亂箭射死，因為龐軍師的名字叫「鳳雛」，所以叫人家給射死了；

聞太師路過絕龍嶺也自刎身亡。古來的人犯了地名都得死，我童林犯了地名呢！人家司徒朗不用來拿我，餓我七天，人家再來把我

提了去，當眾羞辱於我，我童林死後名譽都不香啊！唉！我怎麼就不聽哥哥侯振遠的話呢，人家整個玲瓏島的消息埋伏十分厲害，

我怎麼就沒理會呢？到了現在，叫地地不語，叫天天不應，前進無路，後退無門，把我童林活活困死在此地！

　　海川越想心裡越彆扭，實在沒轍了，得了，我死在這兒吧，海川心中頓萌死念。我不會水，跳進水裡能把我淹死，旁邊山根子

有大石頭，我憋足了勁兒往上撞，只要我不把功夫用上，腦袋照樣碎，我也能死！唉，這又何必呢？低頭一看子母雞爪鴛鴦鉞，自

己把它擦得鋥亮，見雙鉞如對良友，見雙鉞思念恩師，以手把鉞一合，鉞尖對準自己的胸膛，不就把自己給紮死啦？

　　一死百了，我就全不管了。哎呀，難道這就是絕地了嗎？我童海川在家誤傷老父，逃亡在外，臥虎山遇恩師學藝十五年，兩位

恩師費盡了心思，教育我童林成名，我還沒把門戶立起來，師恩一分一釐未報；王爺待我恩重如山，士為知己者死，我還沒有報答

王爺呢；哥哥侯振遠和眾位賓朋，千里迢迢來到江南，協助於我，到現在撇下這些人一死，我對得起誰呀？可我也不能眼睜睜地看

著人家司徒朗把我促住。童林想到這兒，得了，雙鉞一合，一咬牙：「童林哪童林，想不到你生有處死有地，命喪於此。」他叫自

己的名字。說完，他要使雙鉞紮自己。猛然間，這山頭上有人說話：「底下是誰，難道是冤家童林嗎？你真乃大膽！」「啊！」海

川一聽，這是自己恩師的聲音，忙答道：「師父，正是弟子，童林被困於此，師父，您救命吧。」這真是無巧不成書，英雄身逢絕

地，巧遇恩師。

　　海川抬頭往上瞧，影綽綽站著三位道長，正低頭往下瞧，果然是自己的老恩師，談笑清居無極子尚道明，愛蓮居士太乙劍客何

道源。在這老哥兒倆旁，還站著一位道長，穿著件青道袍，還是補丁摞著補丁，腰裡係著水火絲縧，青中衣，厚底雲鞋，黃白淨子

臉兒，花白鬍鬚，挽發纂，金簪別頂，背插麈尾。老仙長高聲道：「你先不要忙，我們爺兒仨一定想辦法救你。」說著，一條煞腰

的絲縧就遞了下來。海川是個把式匠，輕身提氣，上邊尚道爺手伸出去，連提幾把，「啪」一拽，海川借勢用力，像一個球一樣，

從「鎮海川」底下被拽上來了。

　　海川一個跟頭就勢往前一搶步，站穩了腳跟，然後，跪倒磕頭：「師父，弟子拜見。」仨位道長把煞腰的絲縧解下來，各自佩

在腰上。尚道明一揮手，從肩膀上把自己的拂塵拽出來，用拂塵的馬尾一搭童林的腦袋，說道：「冤家，大膽哪，我把武林絕藝教

導給你，要你廣收桃李，興自己的一門武術。

　　你奉聖命下江南捉二小、請國寶。你知道玲瓏島是什麼地方？是地網天羅。

　　你竟敢私自一人，單身涉險，來到此處，被困『鎮海川』，無人搭救。你被縛之後，司徒朗不殺，也將你名譽毀掉，如何替為

師興一家武術？如果不死在司徒朗之手，你要自刎身亡，試問我們哥兒倆十五年的心血何在呀？你家中的二老倚門盼望，你對父母

是無義不孝呀。老俠侯振遠諾大年紀，為了你，八十多歲背井離鄉，眾賓朋都是這麼大年紀，離開家來幫助於你，你撇下這些老兄

長們，要死於此地。我問你，你這叫交友之道嗎？朋友相交，你算不義呀。王爺是金枝玉葉金身大駕，都為幫助你尋二小、得國寶

出力，你撇下王爺在江南不管，要一死了之，主僕之情，君臣之義你也算不忠啊。不忠不義不孝，冤家，你自己想一想。」尚道爺

說完了，何道爺說，何道爺說完了，尚道爺又說。

　　海川跪在這裡一聲都不言語，旁邊的道爺搭茬了：「二位師叔哇，這是我的師弟海川吧？無量佛，我兄弟是個好孩子，看來還

是聽你們哥倆的話的。得啦，您看在姪男份上，饒恕我兄弟童林吧，我相信他吃一塹長一智，應該守身如執玉，拿自己的身體當作

金玉看待！不應當到了危險的時候，自己有輕生之念。」尚道爺一沉臉：「哼！無量佛，童林。」「還不拜見你的師兄。」

　　童林一看，這破衣拉撒的老道還是我師哥！無奈，趕緊起來磕頭：「拜見師兄！」「噢，師弟起來起來！」老道把童林攙起來

了。「這是你師伯的三弟子，是你的師兄－－補陳道人，呂瑞呂德興。」

　　爺四個合在一塊，從樹林中往後出來。密林深處有一座小廟，這是司徒朗給師弟蓋的。前後兩層殿，有鶴軒，栽種著奇花異

草。吃著司徒朗，喝著司徒朗，哎，這地方還倒不錯。到了角門這裡，一推門就進去了。爺兒四個關好了角門，奔東配殿來，來到

東配殿挑門簾進去，屋裡頭點著燈呢。海川在後頭，抬頭一看，嗯，迎面的雲牀上有三個棕團，只有當中的棕團上面坐著一個老

道，中等的身材略為高一點，面似三秋古月，白髮蒼蒼，頂都謝了，挽著一個白髮 ，扣著一個楊木道冠，金簪別頂，銀髯苫滿前
胸。上身著古銅色的道袍，係著水火絲縧，腰裡頭可能鼓鼓囊囊圍著什麼。海川一瞧，認得，打杭州下雲南，在墳後頭髮現了李

英、白潔、孫亮，有個騎小驢的道長，給他們了結了那件事，不正是這位道長嗎？他怎麼跑到這裡來了？師父和他是什麼關係呀？

爺兒仨進來以後，借著燈光，兩位老仙長往旁邊一閃。尚道明說道：「無量佛，師兄，您的姪子來了。海川，上前拜見師伯。這就

是我弟兄的親師兄，你的大師伯－－太虛上人莊道勤。」海川這才明白：哎呀，原來是我師大爺。海川搶步進身，跪倒了磕頭：

「師伯在上，姪男童林大禮參拜。」海川心說：這是司徒朗的師父。老劍客莊道勤的臉上一紅：「無量佛，賢姪呀，起來吧，師伯

對不起你呀！」「嗯？師兄啊，您怎麼……你們爺兒倆見過面哇？」尚道明、何道源老哥兒倆不明白地問道。「不錯，見過面。」
莊道爺就把當初的事情提了一遍。

　　尚道爺和何道爺聽完很不樂意。你這叫做長輩的嗎？要不就不告訴他，要不就告訴他，什麼叫雲南大山、三間草觀、無知的老

道哇？看起來我師哥這人還真得留他點神哪！

　　原來，老仙長莊道勤為了躲是非出去了一趟，回來之後，他不敢上八卦山。老仙長想這個：我不是已經碰到童林了嗎？如果這

會兒我回八卦山，他正上八卦山去，我們爺兒倆在那裡碰上，我就得說實話！我跟李昆和海川金磚不厚，玉瓦不薄，海川是我師

姪，奉聖命捕盜，我說李昆你把國寶交出來，把韓寶、吳志廣交給童海川，可我不能說這句話啊！那樣一來，我踩毀自己徒弟了。

這個老仙長有點護短，當年司徒朗從國外回來，給仙長磕了個頭，老仙長罵了幾句，也就過去了。仙長只能回到玲瓏島，住在自己

三徒弟呂德興的廟裡。

　　這天晚上，老哥兒倆帶著呂德興出來看玲瓏島的夜景。呂德興就告訴了，有一個叫鎮海川的風景非常好。老爺兒仨就到鎮海川

看夜景來了。猛然間聽底下喊：「童林哪，童林！想不到你死於此處！」尚道爺一探頭，看見童林要紮自己，這才喊住，把海川救

上來了。海川說：「我和我哥哥侯振遠來的。我遭了這樣的危險，不知道我的哥哥侯振遠怎麼樣？」莊道爺聽完，立即吩咐：「德

興呀，你去查看一下，你對這山裡頭瞭如指掌。」德興轉了一大圈，天都快亮了才回來，告訴尚道爺：「所有消息埋伏都沒拿住

人，可能侯振遠沒進山。」海川一想：不能呀，我上來啦，我哥也上來了，唉！怎麼沒見面呢？稍事休息，天光閃亮。呂瑞說：

「師父、師叔、師弟呀，你們爺幾個收拾一下，咱們奔前山去吧。我把船準備好了，聽說前山已經打上仗了，您出了廟就能聽見，

前面喊殺連天。」「好，那麼我們就去一趟。」老劍客莊道勤撩起道袍一伸手，「噗嚕」一下，把腰中的軟劍摘下來了，佩在自己

的肋下。這口寶劍叫落葉秋風掃，價值連成。聽到前山鑼聲響亮，喊殺陣陣，他們順著後山密路就下來了。小船準備好了，兩名水



手，一個撐船，一個掌舵，爺兒五個上了船。不一會兒，就到了玲瓏島的前山，海川抬頭一看，呵！這仗可打凶了。

　　原來侯振遠、海川老哥兒倆來玲瓏島後，小船就回去了，把機靈鬼王三給放了，王三來到中央戊己大廳後「咚咚咚」一撞鍾，

老俠王十古、於成、秋田、司馬空這些人全到了大廳，連同李昆、田八爺、胡二爺、任三爺、湯六莊主全來了。等大傢伙兒進來以

後，機靈鬼王三把這件事一說，田子步聽了就一跺腳：「這可麻煩了！」李昆心想：要這樣一來，哎呀，這哥兒倆若有個好歹，我

可怎麼辦啊？正在這時候，兵丁進來：「啟稟大莊主，各位老俠客，咱們金家渡口可來了不少的人，唉，聽說是從鐵善寺來的。」

金榮也跑進來，吁吁直喘地說：「大莊主，快去準備船隻，大莊主，雍親王爺帶眾英雄來到。」李昆直哆嗦：「八弟，備船。」

　　原來，王爺見海川他們去了一天一夜，一點消息沒有，很不放心，便和水晶長老亞然和尚、濟慈這些人商量：「去了這麼長時

間，一點音信都沒有，二位高僧，你們爺兒倆想一想，是不是這些人在八卦山出了事？」水晶長老亞然和尚搖頭：「彌陀佛，王

爺，您只管放心吧，李昆出身名門，絕不能心起歹念，要害這些位英雄，我覺得是沒事。如果耗到天亮還不來，我們大伙一起去一

趟，人多力量大，到那問一問李昆該怎麼辦，這樣您看好不好？」

　　王爺聽了點頭：「噢，這倒是個好辦法。」早晨起來，仍沒音信來。亞然和尚道：「王爺，人無頭不走，鳥無頭不飛，您得領

頭去呀！」王爺說：「好。」

　　到了大雄寶殿，就把這五花棒拿起來了。什麼叫五花棒呀？五花棒就是人家廟裡頭和尚唸經打磬錘兒。王爺說：「好啦，我就

拿這大磬錘子，大家聽我的，合在一起各自拿兵刃，走，派幾個人看守鐵善寺。」

　　大家坐船來到金家渡口南岸。下船後，王爺把李昆叫過來細問一番，李昆如此這般一說，最後道：「不想法禪他們逃跑，昨天

晚上振遠、海川奔玲瓏島去了。」王爺一聽，急得直跺腳：「嗨！李昆好糊塗呀！所有的眾英雄上船，跟著本爵趕奔玲瓏島。」說

完，又命楊小香、楊小翠、司馬良、夏九齡、洪玉耳把大船的船艙板打開，讓他們大家進了後艙，裡邊讓五小看住了李昆，然後王

爺到了大船上五花棒一擺，「嘩啦……」大船順著南盤江就奔玲瓏島了。等來到玲瓏島，對面的船隻列開，就聽玲瓏島裡面：「嗆
啷……」
　　鑼聲響亮。王爺一來，也有人報告了司徒朗。司徒朗聽完了，立刻傳話：「備船隻出山應敵，來多少人我也跟你們完不了，司

徒朗把軍刃帶好，蔣雄、徐君、鐵臂羅漢法禪僧、五爺賀永、七爺韓忠帶著雷春豹、韓寶、吳志廣一干人紛紛登船，二百名兵丁乘

船順著螺絲灣口衝出來。來到山口外邊，船隻排開。王爺站在船頭：「哪一個是司徒朗老英雄呀？」司徒朗箭翎耳一忽閃：「我就

是啊！」「我問問你，昨天聖手崑崙鎮東俠侯振遠、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海川，二人夜探玲瓏島，直到現在未曾回轉，你是不是把

他們拿住了？」

　　司徒朗這才知道，敢情昨晚上侯振遠、童林來了，怎麼沒聽見有人報信呢？

　　他這麼想，可不這麼說：「啊，你要問啊，童林、侯振遠被俘以後，因為他們兩人不服氣，我早把他們兩人給殺了！」瞧瞧，

這句話多惹事！王爺一聽，一著急一撒手，「嗚」地一下，大磬錘就落入江中。回過身來一抱拳：「王老俠、於老俠，你們諸位都

聽見了沒有？給他們哥兒倆報仇吧！」王爺這一喊，賽判飛行俠苗澤一按刀把頂崩簧，「嗆啷」一聲響，把紅毛寶刀將亮出來，刀

殼子往背後一別：「王爺，我一定給海川、振遠哥報仇！」墊步擰腰上了船：「司徒朗，你若大年紀不講信義，枉殺人間俠客，還

不過來受死！我要給他們二位報仇。」火眼金睛賀永一分鑌鐵狼牙釧，墊步擰腰就來了，飛身形上了大船：「呸！鼠輩狗仗人勢，

狐假虎威，幫著童林欺壓我弟兄，五爺賀永我要你的命！」兩方面的鑼就響了，「嗆啷啷……」鑼聲響亮。王爺這裡瞧著，心如火
焚，把八爺田子步叫來：「子步，你給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……帶著一部分人去！」「是！」田八爺帶著一部分人走了。幹什麼去
了，咱們先不提。

　　王爺這回發狠了，非給海川他們哥兒倆報仇不成！韓寶、吳志廣這些人都在司徒的大船上瞧著呢。賀建章甩起狼牙釧蓋頂就

劈，老俠苗澤跨左步，擺寶刀急著相迎，兩人在戰船上就打上了。招數加緊呀，越打越快，七爺韓殿遠一按自己的小片刀，刀把

「嗆啷」一聲響：「哥哥哎，看我的！」韓殿遠墊步擰腰上了船。剛到船上，風流俠鐵扇仙張鼎張子美一抽鐵扇子，飛身也上來

了，往這一站：「韓忠，你恬不知恥，認識俺風流俠鐵扇仙張鼎嗎？」

　　韓忠瞪眼：「呸！誰認識你？哪裡走！」左手一晃面門，刀就到了。老俠張鼎擺鐵扇子跟韓忠打上了，哎喲，喊殺連天可就更

亂了。也就在這個時候，鐵臂羅漢法禪僧飛身上了大船道：「姓秋的你上來，咱們倆是師兄弟，你架著胳膊肘往外扭，你欺壓我弟

兄，助紂為虐，今天貧僧要跟你討教三合。我跟姓谷的練，是法禪，不跟他姓谷的練，法禪照樣有本事。姓秋的你過來。」

　　王爺勸說：「秋老俠你別客氣了，禍到臨頭須放膽，法禪既然不仁，老俠客也就別講義了，請吧！」老俠秋田萬般無奈，自己

按著大寶劍的劍把子，飛身形上了大船。司徒朗、蔣雄、徐小俠，都在對面看著。老俠秋田一上大船，用手指點：「師弟啊，當年

你恨師犯弟，結果你我弟兄才分道揚鑣，這麼多年我惦念你，到八卦山看望於你，你跟我面合心不合。師弟啊，你也奔七十歲的人

啦，你們辦的這事對得起誰呀？你哥哥跟人家說好了，金玉之口，試藝五絕，交二小、獻國寶，結果你們把國寶、二小帶走，讓你

哥哥若大的年紀為難，他多痛心啊！」「呸，秋田，你胡說八道，來到八卦山花言巧語，挑撥我弟兄不合，直到現在你還說這個，

哪裡走？」老俠秋田一按劍把，「嚓楞」把轆轤大寶劍亮出來，劍鞘子往旁邊船板上一放，一舉大寶劍：「好吧，你進招來！」

　　「彌陀佛。」法禪滿臉的殺氣，「舉火燒天式」，嘎稜稜一舉大鏟，奔老俠秋田的頂梁就劈。老俠向右一滑步，拿寶劍的手反

腕子「唰」的一下，「紫燕抄水」，對準和尚的脖項就抹。大和尚法禪閃身形跺過去，兩位當場動手打上了，真正的同堂學藝兄弟

變臉了。其實北俠治死法禪很不算什麼，可有一樣呀，怎麼著我們倆一個村的人，鄉土之誼，桑梓之情，孩童在一起，再說我們倆

一塊磕頭在谷老恩師門下，儘管他半道上辦錯事，被老師給逐出門牆，但是他到底跟我有鄉里之情啊。六人打成三對，難解難分。

王爺這邊的三位俠客，都有一種想法，就是不願意把對方治死。可是老俠張鼎一瞧韓忠這人恬不知恥，有幾次讓著他，嘿！他反到

來勁啦。老俠張鼎一想：得啦，乾脆我要你的命吧！你韓殿遠也不是好人。張老俠想到此，微然往下一矮身，縮頸藏頭，扇子往起

那麼一舉，一反腕子，扇子就把韓殿遠的手背砸碎了，「嚓楞楞」一聲響，刀就飛了。再看韓殿遠「唰」的一下臉白了，眉毛，眼

睛，鼻子亂動，面目痙攣。老俠一趕身，又在他百會穴正穴眼用大鐵扇子一挫腕子，把他那腦骨也給砸裂了。韓殿遠一聲慘叫，

「撲嗵」往後一仰身，當場斃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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